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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種族民族主義再議

● 程映虹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民族主義

意識形態中一個突出現象是種族民 

族主義話語的崛起，從國族敍事、世

界趨勢到日常生活，反映種族意識的 

概念和敍事日益常見，但常常被認為

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本土傳統和

文化偏見。本文以後冷戰時期種族問

題的再次凸顯為背景，就國際學術界

對中國種族民族主義問題之研究做 

一些介紹，期待引起中文學術界的 

重視。

一　祖先最早用火與 
種族優越論

有關古人如何發現用火的秘

密，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自己的傳

說，中國古代也有燧人氏鑽木取火的

神話。但是發明用火這個全人類普遍

存在的遠古經驗，在中國民族主義的

歷史敍事中卻有特殊的意義。根據這

個敍事，中國人的祖先不但最早知道

如何使用火，而且這個發現使得中國

人作為一個「種族」不同於世界上其

他「人種」1。

2012年10月29日，北京《光明日 

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關於人 

類起源問題的哲學思考〉2。文章列

舉了五個生物進化方面的證據，說明

中國人進化早於其他人種。其中一個

證據就是中國人的祖先最早開始用

火，使得今天中國人的胃功能和嘴的

形狀不同於其他人種。因為使用火讓

人類可以吃熟食，熟食容易咀嚼也容

易消化，但給物種進化帶來的後果就

是嘴部骨骼的退化和胃功能的降低。

文章說和世界上其他人種相比，中國

人的胃不適應冷、硬、生的食物或飲

料，嘴部形狀平坦，這就說明中國人

的祖先最早開始用火，因而胃的功能

和嘴的形狀與其他人種就有差別。在

這個事例中，器官功能的減弱被用來

證明物種進化的徹底和更文明的飲食

習慣。文章還用中國人上下肢比例小

於其他人種來說明祖先最早從樹上下

來、中國人臀部扁平說明祖先最早學

會直立行走、中國人體味不重說明祖

先最早拋棄動物用體味傳達信息的功

能，等等。

文章署名「永春」，這是當時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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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研究筆記 建設指導委員會主任李長春的筆名。

從2002到2012年，李長春主管中國

的宣傳、文化和教育。他的任期也是

中國愛國主義教育強化、民族主義思

潮發展迅速的十年。這篇文章看上去

似乎以非常實證、非常科學的方法來

論證中華民族通過進化獲得的優越

性，但傳播的卻是非常過時的、建基

於十九世紀體質人類學基礎上的種 

族主義觀念。這個觀念符合中國歷史

上的文化優越論，例如用「茹毛飲血」

指遊牧民族的飲食習慣，用「生番」和

「熟番」區分不同程度上接受中華文化 

（隱喻其飲食習慣）的野蠻人，更有強

迫「番人」嘔吐數日，清其腸胃，使其 

適應中華熟食的傳說。

在學術層面，當代中國石器時代

人類學家是和研究中國人起源問題最

相關的學術群體，他們不同意國際主

流學術界關於現代人類起源的理論。

國際主流學術界認為有數百萬年歷史

的直立猿人的後裔在冰川期都滅絕

了，被大約二十萬至十萬年前走出非

洲的智人取代，成為今天各國人民的

祖先3。而中國古人類學家相信，在

中國這塊土地上活動的直立猿人（以

距今七十多萬年的北京猿人為代表）

已經掌握了用火技術，這使得他們的

後裔在冰川期能夠生存下來，成為此

後智人的祖先。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

闡釋，這就是說中國人的祖先不是走

出非洲的智人，而是由本土的直立猿

人演化而來，因此中國人有自己獨立

的祖先。前述中國人最早使用火就是

論證這個連續的進化過程的一個非常

重要的技術因素。

學術層面以外，當代中國民族主

義宣傳和歷史教育也把「最早使用

火」這個並未經過國際性比較論證的

結論，作為「我們的祖先」在人類各

個群體中的特色和貢獻，不但以此說

明一種智力和技巧的優越性，甚至在

充滿民族主義色彩的國家政治儀式中

展示「祖先採火」的場景和這個火種

的象徵性延續，稱之為「聖火」，明白 

宣示中華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源自

遠古以來一種神秘的超越性力量，賦

予採火和用火強烈的種族和文明優越

性的含義4。

二　為甚麼對本土種族 
　主義缺乏認識？

具有強烈種族主義色彩的對遠古

火種的神秘化和儀式化表達，不過是

當今中國古人類學界種族民族主義話

語的一部分，而這個話語又不過是一

個更廣泛的種族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

一部分。中國曾經被認為是一個不存

在種族主義——或者至少種族主義並 

不是一個問題——的國家。但當代中 

國的民族主義，如果置於國際學術界

有關種族觀念和種族主義的理論中來

分析，就是一個由上述古人類學界參

與構建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話語體

系。這個體系中有一定思想性和學術

性的理論話語，但常見的是直接訴諸

血統、祖先、土地和顏色（頭髮、皮

膚、眼睛，等等）甚至基因這些原始性 

和生物性的概念，它們用種族概念定

義「中華民族」，通過大眾文化廣泛傳 

播。在中國的學術和文化討論中，被

國際學術界拋棄或者限定使用的種族

概念作為一個「客觀存在」似乎是天經 

地義的，日常社會生活中更是如此。

上文強調「置於國際學術界有關

種族觀念和種族主義的理論」，意為

學術界需要正視這個意識形態及其 

話語表現的種族主義實質，反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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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例外論」作辯護。根據「國際標

準」，這個意識形態及其話語表現就

是種族主義的，它既不是「文化的」，

也不是「族群的」，甚至也不是「民族

主義的」，儘管它和這些概念都有聯

繫甚至寄生於它們之中。造成「中國

例外論」的原因包括：

首先，種族主義被認為是歐美白

人用來解釋世界範圍內種族權力關係

的意識形態，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

聯繫在一起，表現形式是制度性和法

律性的強制甚至暴力，很多人對它的

理解就是種族性的歧視、迫害、隔離

甚至滅絕，忽視了種族主義在一般意

義上和民族主義的關係。實際上，種

族主義首先是自我種族化，即把自己

民族或者族群的文化和歷史的獨特性

和優越性本質化，是民族主義的極端

形式。

其次，從族群構成和歷史來看， 

中國不僅是一個種族似乎很「單一」的 

國家（不但漢人佔絕大多數，而且中國 

文化似乎就等於漢文化），在近代史上 

還是西方和日本種族主義的受害者。

再次，即使前二者都受到質疑， 

中國的種族主義觀念和現象又被置於

「東亞」和「中國」的「本土性」之中，

用文化和歷史的特殊性來解釋，其種

族主義的性質就被解構或者遮蔽了。

最後，中國是一個官方意識形態

支配公共話語的國家，中國官方一向

拒絕把和種族有關的概念用於中國 

社會，其理由是中國不但是一個各族

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近來隨着

中國的崛起，更強調中國文明本質上

是和平和友善的。這一切就造成「種

族主義」——以及類似的以群體歧視

為研究對象的概念、定義、路徑和方

法——一旦到了中國，其有效性似乎 

就成了問題，必須置於「中國視角」之 

下。有意思的是，種族主義本身是一

種偏見，而認為某個國家沒有種族主

義也是一種偏見，這個雙重的偏見不

但反映了對種族主義的誤解，也賦予

這個國家在種族主義問題上免責的 

特權。

在種族主義問題上的「中國例外

論」、文化相對主義或者乾脆的迴避

態度，在中國社會中非常普遍。很多

人面對「中國也有種族主義問題」時

不是懷疑就是困惑不解，甚至一些政

治觀點崇尚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也會

本能地迴避或者拒絕在中國語境下使

用「種族主義」這個概念。最常見的反 

應是：「你說的現象在中國是文化問

題，與種族無關」，或者「那是民族問 

題，不是種族問題」。一些人認為說

到歧視，中國確實有很多，例如地域

歧視和省籍歧視，但就是沒有種族歧

視。如果某個現象的種族歧視性質確

實已經到了無法辯解的地步，他們會

說：「那是因為我們不了解他們。無

論如何，我們沒有種族歧視的意思。」 

總而言之，即使承認是種族歧視，在

中國語境下也會變成一種出於無知和

無辜的認知偏差，而不是通過直接和

間接知識日積月累建構的偏見。可以

說，要承認自己社會和文化也有種族

主義這個現實，在中國遇到的常常不

是對事實的認定，而是心理和認知層

次的障礙。在一定程度上，階級和性

別這兩個概念在中國被接受的歷史或

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個現象：它們

在開始時都被認為不存在於中國而受

到排斥。

三　後冷戰時期種族問題的 
重現與討論　　　

近二三十年來，以上對於種族主

義的誤解或偏見受到愈來愈多的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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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研究筆記 疑。全球化不但縮小了國際間以及國

內區域間的距離，在促進人際交往的

同時也突出了個人和群體的身份意

識。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對種族和種

族主義的認識從只注意其制度性、極

端和暴力的形式，例如歧視、隔離、

私刑、屠殺甚至滅絕，轉變到思想、

觀念和日常生活中的表現，例如族群

意識、文化傳統、民族主義情感、排

外主義和一些涉及生物性差異的科學

討論，外表很和諧的族群融合也從弱

勢族群是否被迫接受同化的角度來被

審視。此外，對於種族主義觀念的原

生性的討論也不再限於西方和非西

方、白人和非白人的二元對立（即認

為種族主義是西方和白人特有的意識

形態），而是擴展到非西方世界的文

化和社會傳統。

對於種族主義之認識的這個變

化，很大程度上是很多國家內部個人

和族群身份政治和族群矛盾激化的結

果。這些問題本來是近代殖民主義和

民族國家的衍生物，但在二十世紀下

半期被冷戰政治（東方與西方、社會主 

義與資本主義）所掩蓋。對於二十世紀 

中期反種族主義政治的勝利，我們過

去多考慮西方世界社會運動的作用，

忽視了冷戰政治對於種族主義的制

約，例如美國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就 

和美國在世界範圍內與蘇聯爭奪道義

制高點有一定關係。冷戰結束後，原

來被壓制的種族、族群和民族意識經

歷了覺醒或者復興，台灣原住民權利

運動在冷戰後期和冷戰結束後的大力

發展就是一例。另外，後冷戰時期全

球化所帶來的國際和國內的大量移民

和遷徙，也凸顯了不同人群的身份意

識和身份焦慮。所有這些，一方面使

得合理合法的群體權利訴求受到關注

和承認，另一方面也使得族群關係和

種族意識在很多國家以各種形式重新

開始影響社會生活，其表現既有非西

方國家的種族和族群暴力，也有西方

國家內部愈趨惡化的種族關係。

四　國際學術界對於中國 
　　種族主義觀念的討論

（一）馮客有關種族觀念的闡釋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1990年代

以來，國際中國學界開始注意「中國

特色」的種族觀念和種族主義。馮客

（Frank Dikötter）1992年出版的《近代

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是至今為止唯一 

的相關專著5。通過對很多古代文獻

從種族主義研究角度的解讀和分析，

馮客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對於社會等

級、文明特性和國族（華夏與夷狄）身 

份的理解中包含了種族觀念的基礎，

它強調祖先、家世、毛髮和膚色、血

脈這些先天的因素，賦予它們本質上

的優劣、善惡和美醜之別。例如中國

歷史上的「崑崙奴」（深膚色外國奴

隸）和一些被排斥的賤民就是此類本

質化的對某個群體的社會性分類。這

些本土因素在十九世紀下半期與具有

理論系統性的西方科學種族主義和 

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相 

遇，構建出一套中國式種族觀念，它

將歐美白種人和東亞黃種人置於全球

性種族等級的頂端，之下是其他人

種，黑人在最底端。這套種族觀念通

過政治和文化精英的話語、愛國主義

文學、教科書和科普讀物這些文化產

品，不但影響了中國人對自我和他者

的認同和區分，而且用來解釋近代世

界的權力體系和國族之「興亡」。馮客

揭示了這套觀念在晚清是如何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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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種族合而為一的（例如「亡國」導致

「滅種」），所以愛國主義不僅表現為

保衞國土完整，也為捍衞種族生存。

這些觀點不但提出了中國文化和歷史

中一向被中國學界無視或者忽略的問

題，而且從這個角度考察了中國近代

國族建構。

基於中國案例，馮客後來又考察

了一些非西方文化，提出「種族化世

界」（racialization of the globe）的概念， 

意為把世界範圍的人群身份和權力關

係從種族角度去區分和理解，也就是

種族主義理論的世界性傳播。他認為

系統性的種族主義理論雖然是在西方

構建出來的，但強調本質差異和等級

優劣的自我與他者的區別存在於很多

非西方文化中，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 

他認為「種族化世界」更大程度上遵

循「交互性模式」（interactive model），

意為非西方社會中類似種族觀念的 

文化因素和西方種族主義理論相結

合，反對單一的「散布模式」（diffusion  

paradigm），亦即種族主義完全是西方 

的發明，非西方國家只是被動接受6。

（二）「黃種人」與世界種族秩序

「黃種人」這個概念的接受和傳播

可以說就是「交互性模式」的結果。根 

據奇邁可（Michael Keevak）在《成為黃 

種人：亞洲種族思維簡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 

一書中的研究，黃色和黃種人的概念

在歐洲種族思維中有着漫長、複雜和

意義含混的歷史，起初並不專指中國

人，後來帶有明顯的貶義。但在十九

世紀末，當西方種族主義理論給世界

很多地方的人群建立起以膚色為種族

符號的等級階梯時，「黃色」被中國知

識份子接了過去，作為自己的種族符

號放進這個分類和等級：「中國人能

夠利用這個西方術語，因為它符合現

存的他們自己文明的神話。」7台灣

學者楊瑞松進一步分析了晚清知識份

子如何利用黃色和黃種人概念，構建

出一個以膚色為符號的種族象徵性話

語。這個話語不再把黃色視為低劣，

認為黃種人和白種人在種族能力上是

平等的，但優越於其他人種。這個黃

白同為優秀種族的話語甚至想像未來

「黃白種戰」之可能性8。無獨有偶，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日

本也有大和民族與美歐白人種族決戰

的文學想像。中國文化中歷史悠久的

華夏中心論和華夷之辨的世界觀就是

這樣在近代西方的種族主義理論中找

到了「科學」的形式，而且由中外之別 

推廣為世界秩序。

這個中國人和西方人同樣優秀、

由於近代落後屈居於白人之下但高於

其他人種的中國式權力等級秩序，在

潛意識中一直影響着中國人的世界性

種族關係想像，是今天中國種族主義

思想的「世界觀」基礎，其核心是一

種自我中心的想像的權力體系，而不

僅僅是文化和社會觀念上對某些群體

的歧視。一旦中國變成物質力量的強

者，這個意識形態就會浮出水面，表

述於官方意識形態，也進入民間日常

生活話語。新世紀以來，一些西方學

者有關中國崛起的敍事中已經注意到

這個現象，例如英國學者雅克（Martin  

Jacques）的《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就用了相當篇幅在這

個背景下綜述中國文化和當代中國人

的種族觀念，尤其是對劣等種族的歧

視9。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世界性

的種族權力關係中，西方與中國既是

對手，又有出於同為優秀種族的惺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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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意識形態至少在互聯網空間激化

了族群矛盾，刺激了滿漢雙方的種族

情緒bm。

（四）北京猿人與祖先迷思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沙

伯力（Barry Sautman）從神話學、大

眾文化和人類學角度考察了1980、

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如何利用祖先

的概念將中國人身份認同種族化。這

個被種族化的祖先概念包括神話中的

龍、傳說中的黃帝和古人類學中的北

京猿人，它們共同指向一個原始的、

單一的、被神秘化的先祖。他指出：

「隨着種族國家的理想的復興，通過

宣傳中國人共享種族、血脈和文化的

神話」以及「龍和黃帝的傳人的神話」， 

在中國各族人民中建立原始的、生物

性的和文化的種族民族主義紐帶bn。 

沙伯力也開闢了一個新話題，即中國

石器時代人類學界拒絕國際人類學界

自1990年代開始普遍認可的結論（現

代人類共享一個大約二十萬年前走出

非洲的智人祖先），堅持認為中國人

有自己獨立的從直立猿人發展而來的

祖先。沙伯力分析了大量中國的報刊

和其他資料，認為這個本來應該屬於

古人類學的科學問題在中國變成了用

種族觀念為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服務，

也迎合了中國在國際上爭取「最早」

和「第一」的政治需要bo。

關於北京猿人被認為是中國人的

「祖先」和中國民族主義的關係，其

他學者也做過研究。雷國俊考察了北

京猿人被發掘和被吸納入中國民族 

主義話語的歷史背景，強調發現於

1929年的北京猿人頭骨和活動遺址

在1930年代迎合了在民族危機下強

化的國族意識，作為用石器時代人類

相惜，所以在雙邊關係中既有競爭和

敵對，但在其他種族面前又自認是同

類。後者有助於我們理解一個現象：

近年來，很多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社

會種族多元性可能帶來西方的衰亡 

痛心疾首，以至提出「白左」理論，

認為一部分白人知識份子、政治家和

社會活動人士支持和鼓勵文化及種族

多元性，背叛了由白人自己創造和維

護的西方文明，正在從內部瓦解這個

文明bk。

（三）種族觀念與國族建構

澳大利亞學者雷國俊（James 

Leibold）的研究聚焦於種族觀念和中

國近代民族主義國家建構話語之間的

關係。他認為在建構近代中華民族國

家的過程中，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

在一個從清朝繼承下來的多族群帝國

裏建立共同的身份認同。為達此目

的，漢族政治和文化精英利用了歷史

學、考古學和民族志學建立了以漢族

的血統和祖先為中心的中華民族同源

和融合論。國民革命和國民政府的領

導人孫中山和蔣介石，都在共和革命

以及抵抗日本侵略的關鍵時刻干預 

或介入有關中國歷史、考古和族群問

題的討論，支持以血統為核心的種族

國家觀念。在1930年代，有少數歷史 

學者（如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派）

主張中華民族在起源意義上的文化多

元性和族群混雜性，但他們受到有國

家政權背景的民族主義學者的批判和

拒絕。即使是這一小部分異端知識份

子，在日本大舉侵華後迫於民族主義

宣傳的政治需要，也擱置了自己早先

的主張，轉為強調中華民族在歷史和

族群上的連續性和同一性bl。雷國

俊也研究了當代漢種族主義（Hanism

或Han supremacism），尤其是在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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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證明在世系和血統上存在着一個 

自古到今連綿不絕的「中華民族」的

科學證據bp。台灣學者嚴曉珮在她

關於同一時期（1920至40年代）北京

猿人與民族主義政治的研究中得出 

了相近的結論，提出了「中國中心的

種族民族主義」（Sinocentric Ethno-

Nationalism）的概念，強調北京猿人作 

為民族祖先之地位的發明（invention）， 

是科學的普世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需要

之折衷結果。她也注意到1930年代

的中國民族主義學者已經把北京猿 

人會使用火作為確定無疑的科學結

論，視為在民族危機下振奮國族精 

神的源泉bq。美國學者舒喜樂（Sigrid 

Schmalzer）對北京猿人和中國民族主

義的看法稍有不同，強調1949年以

後北京猿人主要是被作為科學話語論

證「勞動創造人」的歷史唯物主義原

理，成為國家利用大眾普及科學進行

意識形態宣傳、塑造新公民的工具。

她承認在北京猿人宣傳的背後確有強

烈的民族主義政治議程，甚至一定的

種族觀念，也認為自1980年代以來

這種傾向更為明顯。但她認為中國古

人類學家也是在用充分的化石材料來

捍衞他們自己的學術觀點和中國在 

世界學術界的地位，而西方對這些材

料的忽視刺激了他們的民族主義情

緒，增強了他們學術研究的民族主義

動機br。

筆者在2017年發表的論文〈「北

京猿人還是中國人的祖先嗎？」——

基因學、人類學和中國種族民族主 

義政治〉（“‘Is Peking Man Still Our 

Ancestor?’—Genetics, Anthrop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Racial Nationalism 

in China”）中對上述討論做了跟進和

深入分析。由於中國在1990年代加

入了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 HGP），確證了在今

天稱為中國的這塊土地上的智人也是

大約二十萬年前從非洲走出的，所以

北京猿人和元謀猿人等並不是中國人

的祖先。這個結論不但引起了中國基

因學家和古人類學家之間的激烈爭辯

（後者認為化石和活動遺迹比基因更

可靠），而且也進入了公共討論。論

文分析了中國古人類學家的論述，認

為它建構了一個自古就存在的超越時

空的「中國人」或者「中華民族」的歷

史主體，和「中國」這塊土地建立了

本質性的依附和適應關係，能對抗和

消融任何外來影響。這種話語和十九

至二十世紀西方的種族民族主義非 

常類似。中國官方在科學意義上承認

並大力發展基因科學，寄望在二十一

世紀能讓中國科學領先世界，但在民

族主義的教育和宣傳中又從不放棄 

北京猿人的祖先地位。這場科學討論

因而具有了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無

論是主張非洲起源論還是本土起源 

論的人，都深知與其說他們是在爭論

自百萬年到幾萬年前的古人類起源 

和演化，不如說是在討論今天中國人

的種族身份和國族認同。從國際種族

主義研究的角度，這場爭論的實質就

是今天的世界上，有沒有一個人類群

體在進化論和生物學的意義上不同於

其他群體，定義民族／國族的究竟是

社會、政治、文化的因素還是種族的

因素bs。

（五）從校園種族主義到媒體種族主義

十九世紀末開始形成的這個「中

國特色」的世界種族等級秩序把深膚

色人種置於最底端，認為他們是劣等

種族和生存競爭中的失敗者，這方面

的種族歧視無論是歷史文獻還是現實

發展都有非常充分的具體材料，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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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研究筆記 關中國種族主義的討論中最實證的部

分。西方學界對於當代中國這個問題

的研究始於對1980年代中國很多大

學生與非洲留學生發生衝突而引發的

學潮的分析。從1979到1989年，中

國學生在上海、南京、北京和天津這

些大城市裏和黑人學生發生過多起衝

突，引起社會波動，中共領導人多次

前往一些校園平息事態。1988年底

和1989年初南京大學生反黑人學生

事件是整個運動的高潮，影響波及多

個城市，甚至使得南京市一度交通癱

瘓，市政府不得不將黑人學生疏散到

外地。學運口號中充斥粗鄙的種族主

義詞彙，反映出中國學生對非洲人的

敵意和歧視之深，引起了非洲聯盟國

家的抗議bt。

英國的《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在1994年刊登了一組文

章，從歷史的角度分析那場學生運 

動ck。但在中文世界裏，有關1980年 

代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討論從來沒有

把學生校園民主運動和反黑人運動聯

繫在一起。1980年代反黑人學潮和

同時期一直時起時落的校園民主運 

動在時間和空間上平行，參與者很多

是同一批人，兩個運動有時代背景和

內在理路的聯繫。學界一向把1980年 

代學生和知識份子異議運動定義為 

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pro-democracy 

movement）。但那個運動其實也充滿

民族主義色彩——「愛國」在學生和知 

識份子那裏是比「民主」更有力的將運 

動合法化的口號，其邏輯是專制政治

妨害了國家的現代化和強大，而民主

就是通過反對專制達到強國的目的。

這個民族主義的因素特別反映在反黑

人學生的校園運動中。運動發生的淺

層次原因是對官方優待黑人學生、歧

視本國學生和知識份子的不滿（要求

提高知識份子的物質待遇是1980年

代民主運動的社會經濟原因），深層

次原因是反對國家出於政治需要，通

過非民主的決策將資源用於劣等種

族、損害本國現代化，因此這個運動

也反映了民族主義的訴求。這個全國

性的學生運動說明文化大革命剛一結

束，晚清和民初產生的種族主義和社

會達爾文主義世界觀就迅速回潮，並

沒有因為毛時代的世界革命和中非友

誼的宣傳而喪失影響。

隨着全球化的發展和中非全方位

交往的深入，1980年代的校園反黑人

種族主義已經被媒體（主要是網絡社

媒）種族主義所取代，主要對象也從

在華非洲留學生轉變為在華非洲勞工

和商人（留學生仍然包括在內）；在非

洲的中國勞工和商人受到的反華歧視

也從種族主義角度進入了公共討論。

筆者2011年發表的論文〈從校園種 

族主義到網絡種族主義——種族話

語和中國民族主義〉（“From Campus 

Racism to Cyber Racism: Discourse  

of Race and Chinese Nationalism”）把

1980年代和2000年代中國社會反黑

人的種族主義現象置於從「愛國民主」 

運動到「中國崛起」的歷史演變脈絡

中作了分析cl。十年以來，從種族

主義研究的角度探討在華非洲人和 

在非洲的華人的學術成果在國際學 

術界已經很多，甚至成為討論中非關

係的其中一個熱點cm。此外，中國

商業媒體和政治宣傳中被種族化的非

洲形象也受到愈來愈多的注意，例如

2018年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

《同喜同樂》節目，暗示「一帶一路」

給非洲人送去文明開化和就業機會，

引起了不少爭議cn。

1980年代反黑人運動所反對的

官方通過非民主途徑制訂的外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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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尤其是對非洲國家的援助和非 

洲學生的優待——至今仍然是中國

民間涉外民族主義情緒的常見話題。

由於政治原因，相關言論只在網絡空

間得到一定傳播，不可能形成社會抗

議運動，但網絡空間中反映的種族主

義和以前相比毫不遜色。在1980年代 

的學生運動中，非洲學生受物質優待

和他們與中國女性的交往是矛盾的爆

發點，也是當代網絡反黑人言論最常

見的話題。在民族主義的男性政治視

角下，有關爭議不但體現對社會資源

（特別是教育經費）分配不公的憤慨，

也反映了性別政治的影響：中國女性

一方面被作為國家政治工具（培養親

華的第三世界留學生符合國家長期對

外戰略，某些大學就用給外國學生製

造和中國女性親密接觸的機會〔學伴

制度〕來吸引留學生co），另一方面

被男性同胞視為本來應該由自己佔有

的性別資源。此外，相關討論中也有

對中國血統被低等種族污染、長此以

往國將不國的前景恐懼，提到「亡國

滅種」的高度，類似討論甚至進入了

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的提案cp。

2007年，非裔美國人約翰遜（M. 

Dujon Johnson）以他在大陸和台灣生

活和工作的經歷出版了《中國的種族

和種族主義：中國人對非洲人和非裔

美國人的種族態度》（Race and Racism  

in the Chinas: Chinese Racial Attitudes  

toward Africans and African-Americans）。 

約翰遜不是職業學者，但他的族裔身

份使他對華人世界日常生活中黑人遭

遇到的普遍歧視特別敏感。他也閱讀

了馮客和其他人的學術研究，以此來

深化理解他在華人世界的社會經歷，

例如一些學校在僱用外籍英語教師時

為甚麼寧願僱用俄國白人而拒絕美英

黑人。約翰遜認為中國對黑人的種族

主義在海峽兩岸甚至海外華人世界都

存在，所以與政治制度無關，也不是

對於其他種族不了解，而是植根於華

人文化的觀念。他說：「在這種中國

心態（Chinese mindset）之下，要指出

他們對深膚色人種有明顯的歧視純粹

是浪費時間。」cq他認為華人對黑人

的種族歧視之所以很少被學界討論，

是因為這種歧視被「亞洲文化價值」

所遮蔽。一些白人學者不否認中國也

存在種族偏見和歧視現象，但是他們

「似乎單單把中國人挑出來給予他們

一種可以展示這種歧視和偏見的特

權」，成了一種「在那個文化下可以

接受的種族主義」cr。他懷疑白人學

者覺得自己提出中國的種族主義問題

會讓中國人特別覺得受冒犯（因為白

人自己是「種族主義」者），影響他們

在中國做研究，所以很多美國白人學

者不但迴避這個問題，而且基本不接

受他的觀點。

（六）大漢族主義與帝國話語

英國學者勞（Ian Law）在《紅色

種族主義：共產與後共產語境中的 

種族主義》（Red Racisms: Racism in 

Communis t and Post-Communis t 

Contexts）中考察了包括中國在內的

共產黨國家（以及一些轉型後的此類

國家，如俄羅斯）的種族主義問題，

聚焦於國內族群政策和制度，而非民

族主義意識形態。勞研究國際種族主

義現象，並非中國問題專家，但這本

書的價值在於把種族主義這個本來 

似乎只用於資本主義西方的概念系統

性地引介到共產黨國家，而且把中國

的現象放在世界背景下考察。勞認為

中國種族主義問題的特點是以漢化

（Sinicization）為目標的族群同化政策

導致非漢種族的融合與消亡cs。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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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教育、就業、社會上升渠道，等

等。其中受到大力提倡的通婚尤其帶

有種族色彩，因為它背後的觀念是血

緣決定身份。近年來，這個現象已經

愈來愈受到國際輿論的關注ct。

台灣學者陳光興對華人社會的種

族主義作了非常有洞察力的分析，把

這個問題帶入了文化心理認知的層

次。在他看來，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就

有種族歧視觀念，中國種族主義就是

漢種族主義，它在文化上表現為漢文

化中心論，不但在中國本土根深蒂

固，而且擴散到海外華人社會。這種

持久和廣泛的種族主義觀念與中華帝

國秩序下產生的對世界的認知方式有

關，陳光興稱之為以中國為中心把世

界「帝國化」的想像，在歷史上植根

於漢人的心態和行為方式之中。這種

帝國話語權力既能把非漢人的他者 

妖魔化、動物化，也能通過將他們 

從「生番」變成「熟番」把他們「人化」

（humanization），吸收進漢人佔據統

治地位的種族—族群等級制度，這

和近代殖民主義本質上一致dk。陳

光興對中華帝國話語的這種分析支持

了前述馮客提出的「交互性模式」，

也為勞的同化政策提供了歷史的背

景。他認為這種心態和世界觀在當今

中國國內漢與非漢的關係和國際上 

中國與亞洲鄰國之間的關係中已經成

為一個嚴重問題，提出中國民族主義

話語必須「去帝國化」，即對過去繼

承下來的觀念和立場做徹底的批判性

清理。

中國當今的種族民族主義很大程

度上是漢種族主義，在社交媒體有相

當活力的「皇漢」（泛指以大漢族主義

為核心的網絡民族主義）就是其激進

右翼，其合法的公開表現是新世紀開

始後的漢服運動，即以恢復漢服為現

實訴求，宣揚漢民族文化的純正和優

越性dl。澳大利亞人類學者凱大熊

（Kevin Carrico）通過主要在廣州的田

野調查研究漢服運動。廣州是這個運

動的重要城市，也是非洲移民在中國

比較集中的地方。漢服運動給外界的

印象是促進漢文化的復興，因此是一

場文化運動，但凱大熊揭示了它內在

的種族意識。運動最積極的參與者深

信漢族的種族優越性，要捍衞以黃帝

為始祖的漢人的純潔，推廣漢服不過

是他們喚醒和強化漢種族意識的一個

具體行動。從和參與者的接觸中，凱

大熊發現他們不但極端歧視黑人，為

中國人的血脈將要被黑人污染而焦

慮，也為「美國人將永遠不再是一個

純種的白人民族」而悲歎dm。

（七）種族觀念與中國的崛起

筆者2019年出版的《種族觀念與

崛起的中國》（Discourses of Race and 

Rising China）是國際學術界對於這個

問題最新的綜合性論述dn。書中分

析了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

意識形態在國家政治層面如何構建、

傳播和強化種族觀念，具體包括對祖

先問題的討論、對流行文化的探討，

尤其是對大量具有強烈種族色彩的愛

國歌曲背後的港台文化資本與大陸文

宣部門利用大陸文化市場的合謀的分

析、對非洲和黑人的看法，等等，也

分析了這個種族話語的主要群體承載

者以及與階級話語的關係。概括來

說，中國當代民族主義思想中的種族

主義觀念由兩個部分組成：中外關係

上以白種人和黃種人為優秀統治種族

的世界等級秩序，以及國內以漢族為

優秀統治民族的漢種族主義國家等級

秩序；二者是同質同構的。它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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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核心：用種族概念而非政治和文

化概念定義「中華民族」和「中國人」。

這一套種族主義觀念的原型產生於中

國由帝國向民族國家的轉折期，是中

國文化中原來就有的種族觀念與西方

理論性的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

的結合，一直存在於中國民族主義的

深層意識中。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

對種族主義的批判停留於反西方的政

治譴責，國內族群關係中對大漢族主

義的批判則止於對「黨的民族政策」

的認識不足和工作方法的偏差的討

論，二者都沒有追究清末民初形成的

種族主義的世界秩序和與此相聯繫的

種族民族主義，更沒有深入到文化和

心理層次。在中國崛起的今天，這個

種族主義話語系統建構了最具超越性

的「中國」和「中國人」的概念，成為

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中最有

凝聚力和號召力的部分，甚至超越國

籍身份，鼓勵海外華人的大中華情

結，在這個意義上對海外華人與所在

國的關係產生了不利影響。

五　中國學術界對於種族
　　主義問題的有限討論

前文強調了由於官方意識形態和

學術界以及民間的認知障礙，種族問

題在中國大陸公共話語中基本是禁

區。然而，隨着全球化、國際移民和

國內族群關係的緊張，種族意識和種

族主義概念近十年來還是逐步進入了

中國公共討論，網上搜索有關「種族

主義」和「種族歧視」的詞彙可以達到

千萬次結果，尤其是近年來和在華非

洲人有關的社交媒體的討論中。但問

題是這些言論往往並不是對種族主義

的分析和批判，而是對它的讚賞和辯

解，例如認為種族主義就像民族主義

一樣，有好壞之分，中國人和「低等

種族」通婚會使得中國人種族品質衰

敗，維護本國種族的純潔等於捍衞國

家主權，等等。如前所述，近年來中

國的商業廣告和國家級文藝宣傳中對

黑人的種族歧視性表現引起了強烈的

國際反響，但官方聲明在否定這些表

現的同時，仍然強調中國一向反對任

何形式的種族主義do。可以說，不

承認中國存在觀念性和政策性的種族

主義是官方政治宣傳的一條非常敏感

的底線。在學術領域，中國大陸至今

沒有任何一項研究，哪怕是一篇論

文，探討中國社會尤其是現實中和種

族有關的問題，即使不是在政治意義

上而是在文化和社會心理層面上。

在這種政治、學術和社會的大環

境下，在公開討論中，中國學術界對

於本國的種族主義的有限批判和反思

一般不以專論的形式和它們正面交

鋒，而是在討論「中國的形成」和「中

國人身份意識的形成」這些長時段的

歷史問題時拒絕和批判一些具有明顯

的種族民族主義的觀點。比較專門的

論述似乎只能借助於對國際學術成果

的評論來發表，馮客的《近代中國之

種族觀念》多年後出版了中文版，中

國主流學術界對它的反應比較謹慎，

抽象地承認其視角和觀點有一定啟發

性，但具體引用有限且小心翼翼。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羅新是少

有的把種族觀念或者種族主義問題置

於民族主義和國族身份的高度、而不

是一般社會生活中的歧視來予以審視

的學者。奇邁可的《成為黃種人》翻

譯成中文後，羅新在書評中對當代中

國泛濫的種族話語作了批判。他說有

關人種的話語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體

和科學論著中基本不作為學術概念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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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其實主要是出於『知識正確』」。

但是，「這些認識在中國社會還遠遠

不是常識，即使在知識份子中，即使

在研究歷史、民族和族群問題的學者

中。事實上，我們經常聽到的是《龍

的傳人》那種『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

的種族認同。正如歌裏反覆唱着『遙

遠的東方有一條江』、『遙遠的東方有

一條河』，明明身在東亞的寫歌人和

唱歌人，卻用『遙遠』這個詞來描述

自己腳下的土地，說明他們不僅接受

了西方的種族觀念，也主動以西方為

中心點來測量和描述東亞」。這個觀

察是非常有說服力的。羅新還有一些

討論血統、基因這些被種族民族主義

用來論證一個特殊的「中國人」身份

的文章。總的來說，他認為「對於種

族思維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們常

識教育中的空白點」dp。

此外，中國學術界對清末民初具

有濃厚種族色彩的漢民族主義有所認

識和批判，雖然也很有限。反清民族

主義者都是漢人，在傳統的用來解釋

朝代更替的「天命」觀、一定的民主

共和思想和要求自強的中華民族主義

之外，種族觀念也是反清革命非常有

力的宣傳和動員口號。它把滿人野蠻

化，把反滿宣傳種族主義化，把滿漢

之間的族群文化差異誇大為血緣種 

族差異，認為落後甚至種族低劣的滿

人要為中國面臨的「亡國滅種」危機

負責，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辛亥革命後，滿族被接納入「五族共

和」，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但理論

和口號上的「五族共和」並不能消除

心理和實踐中的漢文化中心論和漢種

族優越論的影響。中國人民大學歷史

學者黃興濤指出在當時的漢族政治精

英中，與「五族共和」並存的是以漢

族為主的民族同化論（接近前述勞的

同化政策）dq，但這方面的研究總體

仍然匱乏。雖然清朝滅亡已經一百多

年，反滿民族主義情緒仍然存在於某

些漢民族主義者當中，尤其是近二十

年來，漢民族主義的復興成為中國民

間民族主義話語中非常突出的一翼

（如皇漢主義）。在這些人中不難看到

反滿民族主義甚至排滿種族主義的言

論，不但渲染清朝入關後屠殺漢人的

歷史，而且認為清朝的統治民族滿族

要為中國近代的落後負責。

本文主要介紹國際學術界對於中

國種族主義問題的一些理論分析。對

於當代中國的種族民族主義本身的分

析，尤其是這套話語和概念與官方和

民間形形色色「中國特色」論的相互

關係，需要另文展開。雖然國際學術

界對於這些問題已經有一定的討論，

但在中國大陸這些問題基本是禁區，

海外中文學術界研究也很有限。對

此，中文學術界需要充分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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